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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位女士試圖把幻想的故事變成真實，她們最後做到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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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曼達再次看著「你的夢想是什麼？」的投票結果——



又有一位Dolcettish會員投票了，現在有107張選票，有40個會員承認他（她）的秘密夢想是被帶去處決！



謝天謝地，她不是唯一一個，甚至不能算瘋狂！



阿曼達深深地吐了一口氣，投下了自己的一票——



現在有41個人了。



然後她切換到論壇的故事版塊，想找一篇適合自己的幻想故事——



最能描述自己心中夢想的那種——



她最想要的就是被砍頭。



阿曼達曾經讀過《女管理員的最後一個夏天》——



這也是她第一次回帖的故事，她高度稱讚了作者，接著又給他發了私信，問他是否願意進行一次現場角色扮演遊戲，或者與她進行更現實的「互動」。



「對不起，親愛的」她很快收到了回復。



「我最多寫寫故事而已。」



阿曼達很洩氣！



他怎麼能把自己撩撥一番後又扔下不管呢？



現在被斬首的幻想已經讓她心癢難耐，該怎麼辦才好？



阿曼達對這次拒絕耿耿於懷了很長時間。



她感到Dolcettish論壇已經滿足不了自己了，而且，她也同樣不相信其他論壇能做到這點。



如今的選項只剩下一個——



辦一個她自己的論壇。



幾周以後，「繆斯的午夜幻想」出現在網絡上。



阿曼達首先用文字描述了她心中的各種想法和幻想，希望有人在她的博客上和她一起討論。



她發的第一個主題帖是一篇關於鞭笞女孩臀部故事。



一天之內，她空間的地址就被潮水般湧來的郵件淹沒了——



她看都不看地把它們全刪掉了。



3天後，阿曼達在博客中轉發了一張圖，描繪的是《三個火槍手》中德．溫特女士被大劍斬的首情景。



阿曼達就這副圖提出了一個問題，如果一位貴族婦女被認為是邪惡的，或者敢於違背法律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，就應該被斬首嗎？



這次，阿曼達篩選了收到的郵件，3個禮拜中一共收到了36個回復，其中有30個是來自男性的，她把這些都刪掉了，只留下剩下的6個——



有4個是問阿曼達能否幫助她們上斬首砧木，分別來自於蘇茜、塞茜莉婭、凱西，勞拉——



再加上阿曼達自己，5個女孩都有相同的願望，就是讓自己的嬌媚的頭顱成為男人們的收藏品。



阿曼達考慮了很長時間。



下一步————



該繼續嗎？



這是不是她真正追求的道路？



她能開這個頭，但真的能戰勝恐懼一直走到底嗎？



她最後給4個女孩回了郵件，簡單地告訴她們，為了實現最終計劃，每個人必須找一名男伴，並且每個人都要承擔一項具體任務——



訂購機票，尋找合適地點，安排男伴們的食宿，還有——



為阿曼達自己找一個男伴。



阿迪隆達克是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偏僻地方。



一部分是國家公園，一部分是私人領地，另外一部分是山脈和平靜的湖泊，景色非常壯麗。



而且————



在國家公園裡有很多人跡罕至之地，只有不多的幾個舊的遊客宿營地。



勞拉找到一個老舊的，很久未使用的營地，坐落在湖畔，它位於國家公園外圍的一塊相對隔絕的地方，進入營地的唯一道路是一條長長的礫石小道。



最妙的是，在湖的對岸不遠處有一個對外出租的度假木屋區——



擁有全套傢俱，租下這裡一周的花費相當高昂，但對這5個女孩來說，錢財並沒什麼意義。



她們邀請的男伴們提前一周來到了舊營地，清理這裡需要花很大力氣。



營地中間的舞台（將被改建成斷頭台）是現成的，但斷頭機必須預先安放到位並進行測試。



收殮女孩們處刑後屍體的棺材需要訂製，還有5個她們最後長眠的墳穴也必須提前挖好。



阿曼達收到了斯坦的照片，是塞茜莉亞發來的——



即志願充當她男伴的行刑者。



照片上是一個高個男人，年紀顯得比她稍微大一點。



她起初想瞭解一下他是否和善，但後來又覺得自己有些好笑，幹嘛要瞭解這些，一個將要砍掉她腦袋的男人，人品如何對她重要嗎？



阿迪隆達克的9月是一個涼爽的季節，在它更靠北的國家公園，氣候和加拿大差不多。



儘管這樣，卡爾、斯坦在配合麥克與韋恩豎起斷頭機立柱的時候仍然弄得滿頭大汗。



一旁，亞倫正在用木槌奮力敲打固定樁，以便把斷頭機各部件緊密地契合在一起。



這就是男伴們在營地的第一天，他們的死亡機器現在已經初步成型了，每個人都研究了半天如何使用它。



在湖對岸木屋區的後碼頭上，勞拉隔湖遠眺著正在豎起的斷頭機，一周以後她就要被這台機器砍下腦袋，然後回到木屋開始整理5張床鋪。



那天晚上，阿曼達收到了勞拉的電子郵件，附帶了一張照片，照片上斷頭機的鍘刀正在夕陽中墜下。



阿曼達，蘇茜、塞茜莉亞和凱西都開始處理自己的後事，並為人生的最後旅行做準備。



支票要償還，訂購的一些東西要取消，還有信件和禮物————



祝願卡——



一切都得處理清楚，以及，最重要的，每個女孩必須私下會見法官——



簽下自己的處決授權書。



到星期二晚上，女孩們完全準備好了——



除了最後一步——



也就是讓理髮師剪掉她們的秀髮——



沒有在她們的行動計劃之內，每個女孩都知道，就在自己被推上斷頭機砍頭之前，劊子手一定會為自己剪掉頭髮的。



週五，每個女孩都高度緊張地抵達了目的地，由於事先她們不確定能夠同時聚到一起，她們還沒有交換過照片——



因此，在勞拉開著一輛迷你小貨車來接她的女死囚同伴時，不會注意到的蘇茜的金色長髮和塞茜莉亞的紅色波波頭。



但實際上，她們互相都能認出彼此，因為每個女孩修長白皙的脖子上都會繫一條血紅色的絲巾作為標誌。



女孩們沒有介意她們的臨時住所離阿迪隆達克有多麼偏遠，她們見面的地點是在寂靜的紐約縣尤迪卡機場。



其實她們中有3個是坐同一趟班機抵達的——



凱西則開著一輛借來的敞篷車來到機場，她的黑色披肩長髮在風中自由地飄舞著。



3個在飛機上的女子互相打量了對方的模樣，但沒有在機艙裡交談。



直到她們把行李放到人行道邊時才開始互相說話——



然後第一次互相擁抱。



勞拉的迷你小貨車准點到達了，女孩們迅速擠上車，在車上嘰嘰喳喳地發洩著各自旅行的壓力。



凱西從她的輪式旅行包裡掏出了兩瓶紅酒——



因為她是餐館老闆，將要承擔為營地裡男伴們做飯的工作，以便讓他們在最後一夜的狂歡中滿意。



去阿迪隆達克的路程很遠，而且那個地方的餐廳很少。女孩們只好在尤迪卡外面大吃了一頓好的，然後開始向公園進發。



她們在那天很晚才抵達湖畔的木屋區。



太陽就要下山了，勞拉引導著女孩們來到後碼頭，隔著湖水，她們遠眺著夕陽下立著的斷頭機輪廓——



就在她們凝視的時候，鍘刀落下了——



升起，然後再次落下。



這一幕讓女孩們心顫不已，她們圍著慢慢熄滅的營火談論著對第二天的恐懼，以及數個星期以來，完成各項工作和旅途中的壓力。



在酒精和恐懼的作用下，女孩們在深夜兩點鐘才睡著。



對岸的男人們幾個小時前就上了床。



他們將在週六晚上舉辦一次行刑結束慶功宴，就在女孩們都人頭落地之後。



上午9點，營地的鬧鐘響了。



5個女孩都清醒過來，她們或多或少都因為昨晚的宿醉而有些頭疼。



儘管時間充足，她們還是盡快地洗漱，穿上自己的襯衣和裙子。



每個女孩都仔細地打理了自己的髮型——



儘管她們都知道在上斷頭機之前這沒什麼意義。



到上午11點，她們都完全準備好了——



但還必須坐著等1個鐘頭，女孩們的恐懼在等待中滋長著。



她們選擇坐在木屋後邊的碼頭上等待，在離正午差20分鐘的時候，女孩們看見對面的男人從舊營地裡推出獨木舟，開始橫跨湖面來接她們。



4個女孩都認識她們的男伴，只有阿曼達沒有見過，直到塞茜莉亞指著第4條獨木舟上的男人告訴她。



「這感覺好奇怪，」



阿曼達覺得自己的骨頭縫裡滲出一絲涼意，「斯坦是過來處決我的，他會把我拖向斷頭機，我竟然都沒想過要逃走——」



獨木舟靠岸了，這時正好是中午12點，男人們走向女孩們。



斯坦看見阿曼達坐在塞茜莉亞身邊，他和亞倫向這對女孩走過來，阿曼達看著自己劊子手強壯的身軀和堅毅的面容——



以及他手中提著的一小段繩子。



亞倫正在擁吻塞茜莉亞，而斯坦先是和阿曼達輕握了一下手，然後猛地將她拉過來抱在懷中，強力地擁抱著她，過了一長段時間。



然後斯坦將大手放在阿曼達嬌小的肩膀上，推著她轉身，迅速地將她的胳膊拉到背後，然後緊緊地反綁了她的手腕。



在阿曼達被綁好以後，她看見其他4個要被處決的姐妹也被同樣地反綁起來。



塞茜莉亞微笑著，俏皮地對她說：「我現在不頭疼了。」



兩個女孩都親吻了剛剛將她們綁起來的男人。



男人們成對地推著女孩們走向獨木舟，就像《女管理員的最後一個夏天》裡描述的一樣，斯坦穩穩地把住小船，直到阿曼達面對著船頭坐好，他的腳踩在了水裡，然後他也爬上船，拿著槳用力一撐，小艇就跟著同伴們向前划去。



天氣有些多雲，氣溫比較暖和，但空氣似乎有些憋悶。



「看起來要下雨了。」阿曼達沉思著自言自語。



「至少還要過好幾個鐘頭，」斯坦回答道：「著些雲還要過很長時間才能聚起來，這時間足夠——對不去，阿曼達，我不是——」



讓阿曼達自己都有些驚奇的是，她竟然笑起來了。



「噢，天堂都不讓下雨，這場雨說不定能讓我多活一兩天！」她有些嘲弄地說：「你想怎麼用你那雙有力的手來對付我，我現在就像個毫無法力的古代老女巫。」



斯坦的回答顯得很隱晦，「在我砍掉妳的腦袋之前，我強壯的胳膊將會做一切將要做的事！」



「聽起來像有個計劃，」阿曼達嘆了口氣，這時，獨木舟靠在了舊營地的碼頭上。



舊營地由一個長木棚和4個男人搭的帳篷組成。



每個男人都推著他的犧牲者走進了一個帳篷。



阿曼達被斯坦押著進入他們的帳篷後，發現面前時兩張並在一起的行軍床，床尾擺了一個矮凳。



「請坐在矮凳上，臉朝床！」



斯坦命令著阿曼達，她順從地坐下來。



斯坦站在她的背後，女孩忽然感到自己的襯衣領子被翻下來了。



接著斯坦從一張矮小的舊桌子中拿出了一把理髮剪，女孩感到他抓住了自己後面的頭髮。



突然拂過赤裸後頸的涼風不是讓女孩感到寒氣逼人的唯一原因。



她突然開始顫抖起來，斯坦在開剪的時候不得不拖住她的頭髮。



在他拿起理髮剪從她的左耳到右耳來回剪髮的時候，女孩粗重地喘息著。



「這就是將要被處決的感覺！」



她腦海裡反覆閃動著念頭，在後頸感到一片冰涼的同時，她感到自己的臉正在發燒。



理髮突然停止了。



然後她感到斯坦的右手撫摸著自己如今已經赤裸的脖頸。



她能感覺出，現在自己嬌小的耳垂下再也沒有一絲秀髮存在——



細膩滑嫩的脖子上也是如此，現在沒有什麼東西會纏住斷頭機的鍘刀了——



除了她自己的鮮血！



斯坦引導著阿曼達坐在床上，讓她平躺下來。



他將女孩的裙子掀起到纖腰上。



阿曼達現在渾身發燙，沉浸在自己即將被處決的興奮與恐懼中。



斯坦一把扒掉了女孩的內褲，將它塞進了牛仔褲的後口袋，與此同時，女孩立刻主動地抬起雪白修長的雙腿，向兩邊分開。



男人不需要邀請，他立刻趴在了即將被自己處死的女孩身上，將自己同樣滾燙的身體緊緊地貼住女孩峰巒起伏的嬌軀。



因為她的手仍然被反綁在背後，男人飛快地幫她解開了胸圍，釋放出女孩豐滿而富有彈性的乳房，然後脫掉自己的褲子露出大鳥——



這個動作十分粗暴。



阿曼達被操的時候勇猛如虎，在男人在女孩的嬌軀上奮力抽插的時候，她用自己嬌嫩而濕潤的肉唇緊緊地箍著男人的肉棒。



子宮深處顫抖著將一股股愛液塗在男根上，濡濕的肉壁火熱地迎合著男根套動。



行軍床在兩人的戰爭中發出危險的吱嘎聲。



她溫柔的呻吟和婉轉的嬌啼，混雜著隔壁其餘4個女孩的哭叫聲，她們同樣在享受自己男伴的最後的美妙強姦。



最後，帳篷裡先後響起了男人們達到頂點時的悶哼，以及女人受死前最後一次高潮的吶喊。



在帳篷陷入沉默以後約15分鐘，男人們的錶走到了下午1點時，他們一起在帳篷外集中了。



阿曼達看見她的4個新朋友們臉色變化後非常震驚——



美女們臉上曾經出現的快樂和平靜，現在變成了對未來惴惴不安的，混雜著恐懼和飢渴的表情。



她們被剪掉秀髮的同時，似乎也被帶走了美麗和優雅，她們即將向劊子手們獻出一切——



包括首級和生命——



這使得5個女孩都幾乎都陷入了狂野。



護衛們推著他們的女死囚向通往營地舞台的小路走去，但他們繞過野營餐廳，一座被建成斷頭台模樣的建築出現在女孩們面前，看著上面高高地矗立的斷頭機，每個女孩再次渾身發冷。



但這種感覺只持續了一小會兒，每個女孩突然發現這就是她們的最終目的——



感受鍘刀向自己墜下，腦袋在籃子裡滾動————



這種即將被男人砍頭處死的興奮讓她們的血液幾乎要沸騰起來。



男人們讓女孩們在舞台前站在一列，作為一種高貴的傳統，女孩們的臉朝外，目光避開將要處死她們的機器，直視前方。



接著他們開始唱名。



「凱西！」



女孩轉身走向她的男伴——



韋恩。



阿曼達現在什麼也看不見，只能聽見她被押著走上台階的聲音。



接著是一聲嘎吱，大概是斷頭機的案板被放平了，然後是拉緊皮帶束縛女孩嬌軀的聲音，卡頸口的上活動板被放下的卡拉聲，現在凱西纖細修長的脖子一定被牢牢地鎖在卡頸口中了，正等著沉重鍘刀的下墜！



男人們開始宣讀凱西的死刑判決，判詞很長，在整整2分多種的發言中，阿曼達聽見凱西開始大聲地嬌喘。



忽然，阿曼達聽見了凱西的尖叫。



「啊啊啊啊咿咿！！」



捆綁俯臥在平板上的女孩達到了又一次高潮！



斷頭機傳來了吱嘎吱嘎的機件活動聲，鍘刀下落了！



「匡嚓！——咚！」



————



柳條籃中，一陣悉悉索索的搖晃聲傳進阿曼達的耳朵，那是凱西腦袋落進籃子的聲音！



就在這瞬間，女孩呻吟著失禁了，由於沒有穿內褲，淅淅瀝瀝的尿液直接撒在了裙下的泥地上。



同時她意識到，蘇茜和勞拉也在嬌啼中洩了身子。



在等待下一個受刑者時，時間對阿曼達來說似乎變得無比漫長。



「勞拉！」



被召喚赴死的女孩轉身從阿曼達的身前走過。



阿曼達發現，她被緊緊地綁著的小手不安地蠕動，手指反覆做著抓握的動作。



又是緩慢地宣讀她的死刑判決，準備受死的女孩大聲喘息．．．．．．



「啊啊啊啊咿咿！！」



鍘刀再次呼嘯斬下。



「匡嚓！！——咚！！」



乾草籃子的撲簌簌晃動聲。



「塞茜莉亞！」



女孩小聲地抽泣著，但還是慢慢地轉身走向斷頭台。



恐怖的宣言再次被發表，塞茜莉亞的嬌軀還沒被綁上平板就進入了性高潮，在男人的撫弄下，女孩再次爆發出了呻吟和嬌喘：「啊啊啊啊咿咿咿！！」



「吱嘎吱嘎」



斷頭機的立柱再次顫抖起來。



「匡嚓！！——咚！！」



柳條籃的乾草悉悉索索地響動——



天空中，雨滴開始落下，男人們沒有跳過宣讀死刑判決的環節，只是加快了速度。



阿曼達知道，大概就要輪到自己了————



「阿曼達！」



她感到自己的腸胃一陣陣抽搐，她馬上就趕上下雨了！



但現在她不得不——



不得不——



斯坦抓住了她的胳膊，輕柔的話音傳入她的耳朵，「我會幫妳度過這一段，跟我來，在我釋放鍘刀之前我會讓妳爽上天的！」



斷頭台的梯子就在面前——



她茫然地向上走著——



斷頭機出現了，卡爾升起了鍘刀！



一口空棺材放在平板的右邊！



她被堅定地推向前方，緊緊地靠在平板上！



阿曼達被皮帶束縛的時候發現，平板的上端已經被鮮血染紅了，她纖長的脖子完全露在染血的平板上方，嬌小的下巴距平板最上端大約4英吋，她感到自己的背和腿都被皮帶緊緊地綁在了平板上！



然後她被放到，直直地推向前方！



簡短的滑動，斯坦緊抓著她現在被剪短的頭髮，用力上提，迫使她抬起下巴，放在活動卡頸板的下半圓形缺口上，腦袋盡量伸出卡頸口之外。



當她的頭在卡頸口上放到位後，隨著一陣卡拉聲，上半月形卡頸口放下鎖死，她的脖子就被卡在了擋板上。



現在，阿曼達只能凝視著血跡斑斑的，即將接納她掉落腦袋的柳條筐。



她忽然感到捆綁在大腿的皮帶鬆開了，她的膝蓋被強迫向後彎曲，



在開始宣讀她的死刑判決時，她感到自己的裙子被從後面掀開了，嬌小的腳踝被並在一起重新綁好，與她被反綁的手肘用繩子連接在一起——



讓她神秘的女性地帶完全暴露出來！



雨水開始漸漸變密——



邁克讀到：「阿曼達女士，妳煽動和教唆4名女子和妳一起去死，這種罪行於社會而言極為邪惡，因此必須受到嚴懲。我和其他幾位先生有權對妳執行——」



斯坦的右手現在放到了阿曼達的陰蒂上！



「我要用手指玩死妳，婊子，當妳一進入高潮我就砍掉妳的腦袋！」



他小聲卻誘惑地在女孩的耳邊喃喃著，一邊將手指深深地插入她的陰道，她的陰蒂被同時愛撫和搓動著！



「——我和其他先生們一致裁定，妳必須被斬首！妳將被帶到這台斷頭機上——」



阿曼達一邊試圖不讓自己洶湧而來性慾達到最高潮，一邊扭動著嬌軀迎合著斯坦手指的抽插！



少女已經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！



「不——要停——請——」



她哭叫著，身體的溫度急劇上升。



「——現在，我們將砍下妳的腦袋，將妳處決！」



「請——請做——做——做我——砍——砍——我的——頭！！！現在！！！啊啊啊啊咿咿咿咿！！！」



「卡啦」



鍘刀解鎖的聲音。



「匡嚓！！——咚！！」



柳條籃撲朔撲朔地劇烈晃動起來。



阿曼達的脖頸感到一陣強烈的燒灼般的疼痛——



但隨著她被砍下的腦袋翻滾著向前，痛苦很快消失了。



等待著的柳條籃接住了她，她幾乎眩暈著失去了意識，她在籃子裡滾動了幾秒，然後感覺頭髮又被抓住了，高潮的快感和熱度還在愉悅著她驚駭的大腦，接著感覺斯坦吻上了自己的嘴唇。



儘管感覺光線正在黯淡，她還是用眼角的餘光瞥見左下方，一個金髮女孩正背對舞台站著，接著聽見了呼喚：



「蘇茜——現在雨太大了，妳的處決推遲到明天早上。」



被判處緩刑的女孩頓時癱倒在潮濕的草地上。



然後阿曼達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了黑暗——



被處決完畢的女孩們現在都安詳地躺在了自己的棺材裡，她們的腦袋都被塞在修長的雙腿之間，鼻子對著自己濕潤的兩片肉唇。



4個男人釘上了棺材的蓋板。



邁克帶著蘇茜進入了最近的帳篷並在那裡陪著她。



儘管下著雨，4口棺材還是被放進了早已挖好的幽深墓穴，雨水混著泥土蓋住了它們。



那天晚上，完成任務的男人聚在一起喝起了小酒，比較著他們從女孩身上扒下的內褲。



邁克則與蘇茜瘋狂做愛直到天亮。



在週日清晨的明媚光線中，蘇茜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後一次日出，然後邁克獨自一人拉著她走上舞台，並很快將她綁在了斷頭機的平板上。



「啊啊啊啊咿咿！！！」



鍘刀在吱嘎聲中解鎖，落下，「匡嚓！！——咚！！」，乾草籃子再次伴隨著人頭落入而晃動起來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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